
� � “再往前的故事是 2006 年 1
月，《新发现 》 杂志的编辑作者聚
餐。随口说了一句我开个问答专栏
吧。 2 年多，100 多则问答，年中无
休。再后来，2008 年 9 月，科学松鼠
会初创半年， 颠倒了问答模式，编
辑问， 读者答， 命其名为‘Dr.You
栏目’。 ”

2008 年 3 月，一个名叫姬十三
的青年坐火车从上海抵达北京。而
不到一个月，“科学松鼠会”在北京
横空出世。姬十三也在这个城市一
呆就是四年。

四年后，“科学松鼠会”从一夜
蹿红的小众团体发展成了全中国
最具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科学传播
公益机构，真正将科学传播这一严
肃而复杂的行为变得轻松、 活泼、
通俗易懂又具时尚感。

“3000 多篇文章，9 万
多条评论，1500 万访问量，
3500 万页面流量……”这些
数据还仅停留在机构成立
三周年之际。 这个最初以

“城市青年” 为主要目标服
务人群的机构已经在潜移
默化间吸纳了各行各业、各
个年龄阶段的大批拥趸者。

在一些与自然科学相

关的社会事件爆发时，公众已经将
坐等“科学松鼠会”的解释文章变
成一种习惯。 ”谣言粉碎机”也成了
这一机构的重要标志。

还记得去年日本地震后引发
核辐射扩散、碘片抗核辐射、食盐
抗辐射等一系列恐慌的传言吗？获
知消息的“科学松鼠会”成员们第
一时间在网络上撰文分析其谬误。
科学松鼠会网站主编游识猷以
《“核污染扩散图”， 造假也该认真
些》为题，解释辐射扩展路径，来消
除民众疑虑。

“松鼠们先在邮件组里讨论有

什么值得科普的点，确定合适的写
作角度和写作人选就着手查资料
写作， 有时也会有人推荐一些国外
的相关科普文章翻译给公众。 文章
写好（或翻译好）后进行内部拍砖流
程，无人反对才正式放出。 ”游识猷
说，几千篇文章都是这样出炉的。

“从传统媒体到社会化媒体，
我总是对问答这种形式情有独钟。
你在什么时候想问？ 又为何有人愿
意花费时间细细回答？ 提了一个好
问题 ，和给出一个巧妙答案 ，哪个
更有成就感？ 你在这里问问题，问
问题的人在这里看你……”

作为以“让科学流行起来”为
愿景，旨在“剥开科学的坚果，帮助
人们领略科学之美妙” 的专业团
队，“科学松鼠会”的常规项目是科
学一课、小姬看片会、达文西行走
中队和科学报道工坊等兼具科学
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线下活动。

“科学一课”以讲座的方式进

行，从 2010 年初正式开讲，已经进
行了 23 期。 科学松鼠会邀请前沿
科学家，揭示身边的科学，同时也
采纳参与的青年所投递的有意思
的话题。 当然，他们也会依照那些
重要的节点来进行动作：小满时，他
们就会趁“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
浆饱满”的当口“重温花开时节发生
在细胞间的那些风流韵事”；在英国
数学家艾伦·图灵诞辰 100 周年的
日子，他们则会回顾图灵的科学成
就，以及推理图灵的被毒杀之谜。

“小姬看片会”顾名思义，就是
主持人小姬带领大家观看科教片。
与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不同，看片开
始前会有暖场节目，片子放完还有
主讲人讲解以及和观众互动环节。
场地嘛，更自由，从 2008 年 10 月
第一期以来，天文馆、科技馆、学校
甚至咖啡厅，任何有投影的地方都
可以进行。

“达文西行走中队”则更像是
小学时的集体参观活动。上海科技
馆、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交通大

学 Mde-X 研究院、 血液中心、鱼
文化博物馆……同学们在专业讲
解员的带领下，用一天的时间进行
一次科学之旅。

与其它项目的开放相比，“科
学报道工坊” 受众的指向性则更
强———主要针对科学记者。目的就
是让新闻报道更科学。工坊关注公
共卫生、食品安全、气候能源、环保
等热点领域， 邀请资深媒体人士，
分析具体新闻案例，并配有现场提
供的专业科学支持。

当然，以上所有的这些项目活
动都有预告，公众可以很容易在其
官网、微博、豆瓣甚至组织者的个
人主页上找到它们。 按要求报名
后，即可免费参与。

游识猷对这些活动意义的诠
释是：“如果你通过科普推翻了很
多此前以为的‘常识’，同时养成了
追问依据、按证据强弱判断的一种
思维方式，是能够非常大地影响自
己日常生活的。 ”

至于“科学松鼠会”的组织架
构，你甚至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活
动繁多、组织缜密的机构，它的全
职员工仅有 4 人。其在各地的活动
组织全靠志愿者帮忙。 当然，这并
不是什么好事情。 游识猷表示，根
据具体项目临时招募志愿者的松
散机制急需改进，机构正准备建立
一定的组织和流程来拓展志愿者
空间。 而人力资源不足正是“科学
松鼠会”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

目前，参与“科学松鼠会”活动
的主要是成年人， 平均年龄在 26
岁。姬十三希望这些活动扮演的角
色“是一种补偿和调色，而非生平
志向”。

“特别的是 ，果壳将问答视作
话题讨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与小
组 、主题站、日志构成产品上的互
补，满足不同需求。 你可以将一个
问题推送到关注的小组 ， 也可将
自己的回答收录在日志 。 它将是
果壳的特殊单元。请静候它的慢慢
生长。 ”

2009 年，“北京一群松鼠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开始从
事科学图书出版和科学传播工作。
第二年 5 月，公司更名为“北京果
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11
月，在获得国际知名风险投资机构
挚信资本百万美元投资的
背景下，“果壳网”正式亮相
登场。

姬十三称这是一个“蓄
谋已久的决定”，“但总有些

故事，因为经历了时间，看起来意
味深长，厚积薄发。 ”

这个全新上线的泛科技主题
网站，推出了趣科技、健康、心理、
爱宠等多个主题站，来覆盖和迎合
都市青年人群与科技相关的各类
话题与兴趣点。 除此之外，“果壳
网” 还推出特色的“果壳问答”服
务， 用户的问题将在这里被关注、
解答和分享。该板块的模式类似于
此前在互联网上已小有名气的“知
乎”， 但区别在于这里的回答更具
有科技视角。

几乎同时，“科学松鼠会” 也对
组织架构进行了全新升级， 完成了
从草根组织到具有合法身份的公
益性非营利机构的转型。 更为高级
的“哈赛科技传播中心”作为民办非
企业单位注册成功，管理以“科学松
鼠会”为旗舰的科普项目群。同时将
工作内容扩展到高端科学讲坛“果
壳时间”科学支教、科学互助等多个
与科学相关的公益项目。

虽然身份为公益性非营利机
构，但“科学松鼠会”的资金来源主
要是靠策划项目，申请来自合作方
的经费支持。

在运营上，“北京果壳互动科
技传媒有限公司”与“哈赛科技传
播中心”完全独立，分别由不同的
核心团队运营。 但另一方面，前者
又将坚持社会公益目标，承诺在一
年内向后者提供百万人民币级别
的经济支持。

作为这两家机构创始人的姬
十三表示：“我们的目标始终是面
向公众倡导科技理念，让鲜活的科
技内容走进流行文化。而实现这一
目标的过程， 既可以选择公益方
式，也可以通过商业路径。 ”

这是一个梳理起来看似复杂
的关系，但对于那些喜爱科学松鼠
会的城市青年甚至更多的普通公
众来说，并不需要了解更多，有好
看的科普小文， 有好玩的科技活
动，有即时的科学辟谣，就足够了。

注： 文中楷体字部分摘自姬十
三 2012年为果壳上线写的小文：《北
漂四年记：一封文艺腔的产品推介》

■ 本报记者 闫冰

� �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成长
过程俨然折射着它做研究的一
贯态度和风格，一直不是公众和
媒体关注的“明星 NGO”，没有
过多的掌声和聚光灯、也没有遭
遇过什么质疑和危机，少了些许
大起大落、一直在不温不火。 也
正是这种坚实、 严谨的低调，让
它在三年中积累了一批致力于
环保的“铁杆粉丝”，也夯实了自
己打造“公信力”这座摩天大楼
的地基。

突发事件后的关注

时间追溯到 2009 年，“电磁
辐射污染”一个词闯入了公众视
野，引起了过度恐慌。 一时间小
到手机、电脑，大到身边的电线
杆、发射塔，都成了人们恐惧的
源头。

“因为他们不了解具体的数
据和科学的知识，造成了不必要
的恐慌，甚至有些不理智的群体
行为。 ”于是，赫晓霞和周围几个
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拍即合。 2009
年 11 月，“达尔问自然求知社”
注册成功。

真正将达尔问推向公众视
野， 成为有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研
究组织，是在 PM2.5、渤海漏油事
件、 北京运河污染等一系列事情
之后。“不得不说，公众只有在涉
及到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时候，才
真正的去关注环保问题。”达尔问
的创始人之一张世友如是说。

达尔问没有发布权威的知
识理论，而是以它一贯的做法赢
得信服———公众的参与，这使它
有别于纯粹以传播知识为主导
的科普性 NGO。

2011年的 7月，北京昆玉河
漂浮大量鱼虫，周围居民担心水
质受到污染。达尔
问的“自然大学乐
水行”项目立刻组
织专家、志愿者和
居民组成的水质

调研小队去做昆玉河水质检测。
发现周围的饭店有严重的管道
排污现象，又因为当时气温比较
高，所以水质变差，进而促进了
问题的快速解决。

“我们特别在乎的就是结合
一些突发事件，搞一些有针对性
的活动，我们会立刻带领大家去
看， 相对参与的人员也会比较
多。 ”自然大学乐水行项目负责
任邵文杰介绍。

抓住突发事件的确是个聪
明的做法，也是 NGO 利用自身
反应迅速、草根亲民的特点扩大
影响力的“惯用伎俩”。“但是公
信力， 需要对一件事一直坚持，
公众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关
注，我们却不能在被关注时候才
开始。 ”赫晓霞说。

“践行式”科普与“研究型”
NGO

达尔问做的事儿，用他们自
己人的话说，就是“杂”，但绝不
是科普队伍中的“正规军”。“完
全意义的知识教育并不是我们
能做的，也很难维系。 达尔问的
主要资金还是来自于向基金会
申请项目，在具体的环保项目中
兼顾科普和知识传播，以实际的
数据和报告获得公信力，是我们
的生存之道。 ”张世友说。

在每次活动中，一类参与者
是比较固定、致力于环保公益的
人群，另一种则是出于好奇，“甚
至是抱着健身放松、开阔眼界的
目的”。

活动的侧重点也不是让大
家“知道而已”， 而是从使用仪
器、学习环境与健康知识、现场
记录数据和环境信息等参与方
式中，协助大家成为自己的公民
环保专家。

“很多事情听别人说
与自己去经历一次， 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希
望带动公众自己去体验。”
赫小霞说。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达尔
问在环保的各个领域做过多少
调研、发布过多少数据、报告、知
识扫盲， 达尔问分为环境检测、
环境调查和求知三个中心，在电
磁、草原、森林、河流、垃圾、空
气、农村几个领域分别开展各自
的项目，而每个项目每周都会组
织活动。

以自然大学乐水行项目为
例，运营 5 年，每年举办 52 次活
动，走遍北京周边或更远地方的
大小河流，在这个城市一隅邀请
专家学者“零成本”办讲座，参与
人数过万、 发布报告和数据 200
余篇……

这种在体验中了解知识，可
能不及单纯的给出理论来得快
速，却是达尔问坚实、笃定地走
每一步的方式。

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专业的赫小霞，在大学时
候跟自己说“打死也不做环保”，
结果还是走上了这条路，因为她
看到了国内环保类 NGO 的专
业化渴求。“我希望民间环保也
可以做的很专业，国外的环保组
织已经可以独立的做调查、发布
报告， 报告的公众认可度也很
高，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但国
内多数的 NGO 以倡导为主，研
究性偏差。 ”

作为民间组织，达尔问自己
的环境研究所和调查中心不是
具备专业检测资质的权威机构，
检测结果仅供公众参考，希望公
众可以在实测结果中找到自己
对环境现状的明晰认识。

生活谣言终结者：科普类 NGO 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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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1”北京暴雨时 ，丁志
健驾驶着他的越野车在广渠
门桥下遭遇大水，最深处已经
超过 3 米，强压之下丁志健被
困车中最终溺亡，给妻子的两
次求救电话成了他最后的留
言。

当众人为此唏嘘的同时 ，
一篇关于 “头枕破窗 ”的帖子
在网上流传开来，并经过了一
段跌宕起伏的传播旅程。

“如果困在车里 ，无法打
开车门逃生时，你只需把头枕
坐椅拔下来，用那两个尖锐的
插头敲打侧面玻璃，这是当初
设计就考虑到的……”这个可
以说及时出现的内容不出意
外地被大量转发，“头枕破窗”
成为车主们点击相传的自救
妙招，随后高跟鞋、车钥匙、皮
带扣等均成了可以信手拈来
的救命稻草。

紧接着，一些富有尝试精
神的媒体和网友又贴出了反
对意见 ，“记者实验否定头枕

破窗谣言”的标题出现在电视
节目里，也有网友纷说自己尝
试了头枕等物品砸玻璃、玻璃
纹丝却纹丝不动。

很快，又先后有至少两则
用头枕自救的真人视频被上
传网络 。 其中一则是源于日
本，其中一位女士在困在水中
的车里，用头枕下的钢管撬碎
了车窗；另一则源于欧美的自
救节目视频，中间强壮的男主
持人也直接用头枕钢管破窗。

至此，讨论依然没有结束
……

这样的画面似曾相识，实
际上在以往很多特殊阶段都
发生过，尤其是日本大地震之
后，在去年 3 月份发生波及全
国的 “抢盐风波 ”就是一则关
于食用加碘盐可以防辐射的
谣言不胫而走并逐渐被放大
而导演出的闹剧。

缺乏常识或知识，或者对
于知识和常识的误解，往往容
易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但

是 ，在社会飞速发展 ，信息技
术高度普及的今天，人们往往
会发现，错误的信息和谣言很
容易就会插上翅膀，终止它们
的飞速传播却早已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人人都可发言的
时代，传播通路又如此的四通
八达，传统意义上的话语权威
更已经很难收到一言九鼎的
效果了。

但是 ， 往往在这样的时
候 ， 对新兴传播工具运用娴
熟，富有严谨的求证精神以及
独立的第三方态度的草根科
普类 NGO， 却意想不到地发
挥了自己的作用。

众 人 还 在 对 “ 头 枕 破
窗 ”众 说 纷 纭 的 时 候 ，民 间
NGO 组 织 科学 松 鼠 会运 营
的微博账号 “谣言粉碎机 ”
上 《关于用头枕砸碎玻璃逃
生是否可行 》的内容被转发
12000 多次 ， “谣言神马最讨
厌 了 、一 定 要 粉 碎 掉 ”是 大
家的心声 ，显然年轻人也对

“果壳网 ” 走的时尚科普路
线相当受用 。

当然 ，这类科普类 NGO
目前国内并非只此一家。 比较
知名的还有达尔问自然求知
社。 这是一家一直在做扎实独
立的民间环境调查，通过组织
公众的亲身参与、发布真是检
测数据和报告，兼顾普及环境
知识，引导公民做自己的环保
科普类 NGO。

民间 科 普 类 NGO 在 中
国方兴未艾 ， 它们正在通过
在一次次紧急时刻所做出的
努力 ，让民众认识它们 ，并且
潜移默化地以正能量影响着
社会 。 科学知识 ，始终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 让这
些知识走下书本 ，走进生活 ，
给人们以实实在在的帮助 ，
是这些科普类 NGO 的职责
所在 。

《公益时报 》本期呈现一
组国内外科普类 NGO 的发展
案例，以飨读者。

“

”
科学松鼠会：
让科学走时尚亲民路线

HSW———美国版的
“十万个为什么”

国外的科普性网站基本分为两
大类。 一类是由比较权威的机构或
团体所发起、 专门针对某一个领域
的科学知识进行普及和研究的网
站。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的官方
网站、 美国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
(STScl)创办的“哈勃小站”都是探访
专业知识的好场所。

第二类则网罗万象、深入浅出，
并且善于抓住时下的热点新闻来普
及科学常识。 美国网站 HSW，则应
该是所有由民间发起的公益科普类
网站的鼻祖。 1998 年，37 岁的计算
机科学系大学教师马歇尔·布莱恩
(Marshall Brain) 萌生了一个念头，
试图做一个网站，用简单生动、通俗
易懂的语言，解释身边万物的运作，
即美国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马歇尔·布莱恩有着科学人士
特有的缜密逻辑思维， 又能妙笔生
花地撰写了网站初期的大量文章。这
些文章在一开始就打破了传统百科
全书或科学文章的结构，几乎每个主
题都以“引言”来激发大众的阅读兴
趣，然后再分章节将科学道理进行铺
陈，并利用丰富的图片让读者对某一
事物获得直接、形象的认知。

HSW 网站以卓越的理念在上世
纪 90 年代末中的互联网泡沫中屹立
不倒。不仅如此，2002年，它被 Convex
集团收购，开始了全新的旅程。Convex
集团在延续马歇尔理念的同时 ，为
HSW注入了新鲜活跃的商业因子。

从那以后，HSW 的内容日益丰
富， 涵盖了从汽车发动机到在线搜
索引擎、 从手机到干细胞等各个领
域，拥有成千上万个主题。 HSW 的
专业编辑可以对所有主题作出解
答，并确保受众可以充分理解。 “以
一种简单明晰、 人人都能读懂的方
式解开世界奥秘 ”， 这已 经 成 为
HSW 的信条。

除此之外，HSW 还开辟了 “消
费指南”，罗列资深编辑的消费观点
和访客个人的消费评论， 不仅成为
全美最客观权威的消费资讯指南之
一， 也成为各路商家无法忽视的网
络推广媒介。HSW 曾获得素有互联
网界的奥斯卡之称的 “威比奖”，并
连续在 2006 年和 2007 年荣登美国
《时代》周刊评选的“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 25 个网站”。

HSW 的成功，更是鼓舞了一大
批民间科普类网站的迅速兴起。 美
国的科学博客 (ScienceBlogs)和每日
科学(ScienceDaily)，中国的科学松鼠
会和博闻网， 都是在这股浪潮下崛
起的大众科普类网站， 让科学变得
更加友善亲民。

（本报记者高文兴整理）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案例 1

达尔问：
身边的践行式环保专家

案例 3


